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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回顾：“推进和平社会”和东道主城交流 
 

笹生心太 （东京女子体育大学/短期大学副教授） 

 

国际奥林匹克宪章明确写着“以促进和平社会为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作为促进奥运会参加国、

地区和各自治体相互交流的措施，推出东道主城事业。下面在就明确东道主城事业的理念和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对其今后的发展进行展望。 

 

奥运会的意义何在？ 

 

本文针对伴随 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残疾人奥林匹克

运动会（以下简称“东京奥运会”）举办之际，以东道主城事业为

焦点，回顾一下东京奥运会。 

奥运会的意义到底何在？在东京奥运会迫在眉睫的 2021年，

以东京都民为中心的众多国民肯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虽然在召开东京奥运会之前或许不为人所知，但 4 年一度的奥运

会·残奥会，其目的并不是向全世界展示运动员们的卓越身体能力。

而是体现奥林匹克理念，“奥林匹克主义的目标是使体育为人类的

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一个关心维护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国际

奥林匹克宪章）。 

在至今为止的奥运会上，为了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和推进“和平

社会”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东京奥运会除了上述既存的措施

外，还通过东道主城事业来实现“促进和平社会”。 

 

东道主事业所拥有的两个意义 

 

东道主城事业是在东京奥运会举办之际，政府认定自治体为东道主城，通过与大会参加国、地区进

行人文、经济、文化交流，旨在推进体育立国、推进全球化、促进地域活化、振兴旅游等。推进主体是

内阁官房东京奥运会·残奥会推进本部事务局（简称“内阁官房东京奥运会事务局（办事处）”），利用

特别交付税填补各地区的交流事业 50%的费用等措施，可谓“出手阔绰”。 

这个东道主城事业以 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上开展的“一校一国运动”（每所中小学校各自支援一

个国家和地区）”1和 2002 年国际足联韩日世界杯时各自治体的组织为原型设计的。特别是一校一国运

动作为发祥于日本的组织而广为人知，2000 年悉尼奥运会之后，各运动会举办城市也进行了类似的尝

 
1
 长野市内的各小学、中学、特别支援学校分别选定一个国家和地区，一边学习该国和地区的文化，一边进行支援。据石坂

（2021）称，长野冬季运动会10年后的2008年，约半数的学校仍在继续这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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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在日本举办的 2019 年世界杯橄榄球赛上，参加大会的各国和地区的选手团和接受赛前集训的自治

体的居民之间也进行了很多交流。 

东道主事业的直接目的是促进自治体单位的国际交流，为推动“和平社会”做出贡献，但东京奥运

会不仅限于东京，赋予了奥运会为整个日本奥运会的意义。其意义在这里姑且称为“全国性的‘自我事

业化’”。根据有元健（2015年）的说法，正如东京申奥时海报上的标语“现在日本需要这个梦想的力量”

所象征的那样，原本只不过是在东京一个城市举办而已，但在申奥阶段就有了引导人们意识举国举办的

战略。此外，根据关根正敏等（2016）对东京奥运会相关政策文件的分析称，东京奥运会决定召开后，

作为全国性的“自我事业”推进，被具体期待就的是东道主事业。也就是说，通过东道主事业，各自治

体自己制定地域活化对策，期待全国自治体和居民将东京奥运会作为自己的活动来赋予主体意义。 

像这样，东道主事业不仅促进了各自治体的国际交流，还促进市民具有人人参与东京奥运会的意识，

即成了全国性的“自我事业化”的机关。根据内阁官房东京奥运会事务局的发表，在东京奥运会之前的

2021年 7月 13日，东道主的总登录数为 461，自治体的数量为 533，对象国和地区数为 185。北至北海

道，南至冲绳县宫古岛，日本全国约有 3成的自治体注册了该事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通过东道主事

业，东京奥运会在全国范围内的“自我事业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另一方面，促进各自治体的国际交流，在因新冠疫情蔓延而决定延期 1年的 2020年 3月之前，有

相当多的交流在和对方国家和地区之间举行2。但是，对于很多自治体来说，因为正式交流是在东京奥运

会前后进行的，所以也有很多情况是因害怕感染的风险而放弃了交流。从 2021 年年初开始，各国和地

区的选手团相继发生了取消赛前集训3和交流的情况，到了 5月中旬像大堤决口一样相继取消4。 

 

交流的实际情况 

 

尽管如此，东京奥运会的召开已经决定，进入 6月后也可以看到按照预定进行事前集训的情况。代

表例子是澳大利亚选手团（垒球）在群马县太田市的赛前集训和乌干达选手团（拳击、举重、游泳）在

大阪府泉佐野市的赛前集训。前者作为海外选手团入国的第一个案例而备受瞩目，在严格的管理下，也

实现了公开练习比赛和与居民的见面交流。与此相反，后者在机场检疫等方面出现了多个阳性者，相关

人员全部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之后又出现了一名选手失踪等混乱。 

不仅仅是这两个例子，现实中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团都进行了赛前集训，但是放弃和居民见面的

情况也相继发生。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虽然在摘掉口罩进行练习中的交流感染风险很高，但是在练

习的间隙戴口罩进行短时间的交流应该没有太大的风险。尽管如此，多数情况还是放弃了交流。在这样

的背景下，在实施交流前后当然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这不仅是一个很高的门槛，而且对于运动

员们来说，调整身体条件放在第一位，和居民的交流是其次。站在运动员的立场这些措施理所应当，但

是能直接为“推进和平社会”做出贡献的东道主交流，在新型日冕病毒感染症的威胁面前就太简单地消

失了。 

 
2
 例如，2020年1月突尼斯选手团（游泳）在宫城县石卷市内进行了赛前集训，与市内的小学生们进行了面对面交流。此外，

在东京奥运会上，艾哈迈德·阿尤布·哈夫纳维选手以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形式获得金牌，这一壮举更让石卷市民欣喜不已。 
3
 虽然经常被报道混淆，但所谓东道主城事业，是指包括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在内的对方国家、地区的相关人员和自治体

的居民之间的交流。与此相反，运动员们面向奥运会调整状态的措施被称为赛前集训。同时进行赛前集训的东道主自治体也有

很多，但是由于接纳设施等问题，也有很多东道主自治体只计划没有赛前集训的交流。 
4
 到2021年7月16日为止，183个自治体放弃了交流事业（日本经济新闻晚报2021年8月7日），之后也陆续发生了取消活

动。另外，根据《日经GLOCAL》对全国都道府县的调查结果显示，回答东道主城活动受到了新冠疫情影响很大的自治体上升到

了40个道府县（东京都没有回答），回答这个问题的自治体中，除了青森县以外的所有自治体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杉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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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也有自治体实现了与运动员的面对面交流。其中大部分是东京奥运会结束后的赛后交流，

例如北海道惠庭市的危地马拉选手团（田径比赛）、宫城县白石市的白俄罗斯选手团（新体操）、茨城县

龙崎市的美国选手团（柔道）、东京都北区的匈牙利选手团（击剑）、长野县下伊那郡松川町，哥斯达黎

加选手团（田径比赛）、长野县东御市的摩尔多瓦选手团（游泳）分别与居民进行了简单的见面交流。

另外，在群马县前桥市，南苏丹选手团（田径比赛）从新冠疫情扩大前的 2019年 11月开始进行长期的

赛前集训，进行了很多交流活动。另外，南苏丹选手团赛前集训，动用了通过“故乡纳税”而从全国收

集到的 3000万日元以上的资金也备受瞩目。 

像这样，虽然也有在东京奥运会前后和运动员面对面交流的例子，但是东道主交流的大部分都不得

不以与当初不同的形式进行。其主要形式可以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和运动员非直接面对面交流，而是以了解对方国家和地区文化为目的的交流。代表例子是为

了学习对方国家和地区的饮食文化，各自治体的中小学校的供餐提供对方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料理的程

序。例如，在山口县防府市的中小学校，从 2018 年开始定期提供与东道主国家塞尔维亚有关的午餐，

此外还继续面向普通市民举办塞尔维亚料理讲习会。此外，在兵库县丹波篠山市的中小学校中，巴哈马、

台湾、波多黎各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东道主，提供了各自国家和地区的 3种代表性料理，推进了儿童和学

生们的国际理解教育和饮食教育。 

第二，与对方国家、地区的运动员、居民、大使等在线视频交流。作为代表例子之一，岩手县釜石

市和澳大利亚的在线交流在由内阁官房东京奥运会事务局主办的东道主峰会 2021 中获得线上交流奖。

釜石市和澳大利亚的中学生以每两周一次的频度定期地以两国的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主题，通过视

频信息进行交流，普通市民以音乐、体育、饮食文化等为主题，开展了精力充沛的交流活动。 

 

为了持续的国际交流 

 

最后，想指出关于东京奥运会的东道主交流的意义和今后的展望。 

如上所述，在当初的预定中，奥运会前后运动员访问东道主自治体，与居民见面交流是最大的亮点，

但是几乎没能得以实现。但是，虽然只停留在学习上述对方国家和地区文化的程序和在线的间接交流上，

但今后可以反复实施。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比和运动员面对面交流的措施更好。特别是在线交流，可

以说是新冠疫情带来的重要副产品。也就是说，随着新冠疫情在世界不断蔓延，在线视频工具以意想不

到的形式渗透到了全世界。在考虑和海外的对方交流时，具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硬件工具作为前

提条件被共享，但是今后作为软件有必要继续探索下去。 

还有一点是，通过准备东道主事业，发现了“国际交流的种子”。例如，笔者作为研究领域的东北

地方自治体的宫城县石卷市和突尼斯、气仙沼市和印度尼西亚，分别签订了东道主的合同。前者是从1990

年代突尼斯留学生在桃生町（后与石卷市合并）寄宿家庭的为契机开始交流，现在市内还存在着“突尼

斯大街”和“迦太基大街”。后者自古以来就远洋渔业船的船员和印度尼西亚的人们由交流，市内有很

多印度尼西亚人定居，还有清真寺和礼拜堂。两市都关注着与对方国家交流的历史，作为东道主举起了

手。 

不仅仅是这些例子，以自古以来的交流历史为契机，很多自治体都开始了东道主的事业。另外，即

使没有历史性的交流，例如，以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时接受捐款为契机交流的例子等。有多少个东道

主城就有多少令人难忘的故事。用一句话形态，这个事业好比将光明照射在被埋在土里的“国际交流种

子”一般，浇上水，交流绽放了花朵。 

确实，见面交流的机会实际上断了，几乎无法通过东京奥运会让“国际交流之花”绽放。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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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对东道主事业的准备，“国际交流的种子”也不会被人们看到。也就是说，让很多人注意到，国

际交流绝不是遥远世界的话题，而是位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脚下。这本身也就是东道主事业的意义所在。 

如上所述，在东京奥运会上，几乎没有和运动员华丽的见面交流。然而，如果认为这是为了今后继

续进行国际交流所作的预先准备的话，对东道主事业付出的努力绝对不是徒劳。让“国际交流之花”盛

开也不仅需要在东京奥运会上。虽说是间接的形式，但与对方国家、地区产生了联系，并且在当地的历

史中发现了“国际交流的种子”的存在，以及如何将这样的契机与今后的持续性交流联系起来，需要各

自治体去思考。 

另外，到目前为止，内阁官房东京奥运会事务局负责的东道主交流推进计划在 2022 年以后由内阁

官房奥林匹克·残奥会遗产室及相关省厅继承。东京奥运会主办方面的组织，能否继续保持东京奥运会

前的能量，有力地支援今后各自治体的国际交流，还是相反，需要持续关注。 

 

 

附记 
 
本研究获得 2019 年度东京女子体育大学奖励个人研究费及日本学术振兴会 (JSPS) 科学研究补助金
20K19548的补助。 

 

参考资料： 

 
有元健（2015）对抗“梦之力量”：2020年东京奥运会·残奥会与城市的协调”、《体育社会学研究》23
（2）、45-60。 
 
石坂友司（2021）“新冠疫情与奥运会：日本社会遗留的课题”，人文书院， 
 
关根正敏、小林勉、布目靖则、野口京子、岸卓巨、小山早苗，今村贵幸（2016）作为“日本全体”的
祭典的东京 2020 奥运会·残奥会：通过东道主构想的地方城市活性化政策的轮廓《中央大学保健体育
研究所纪要》34,31-55。 
 
杉野耕一（2021）《东京奥运会，无法描绘的遗产：城市开发和全球化，日冕后的关键时刻》《日经 GLOCAL：
为地区创造的信息杂志》418,6-21 

 

 

［摘自《城市问题》，2021年 10月刊，26-31页。公益财团法人后藤・安田纪念东京城市研究所同意 翻

译转载。］ 

 

 
 

笹生心太 （东京女子体育大学/短期大学副教授） 

 

200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一桥大学博士学位（社会学）。专业是体育社会学和社会学。著作中有《保龄

球的社会学：‘体育’和‘娱乐’的罅隙》等。 

 

 


